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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慈利县城往北，沿澧水支流溇水而

上，穿过垭门关，便会走进一个历史上有名
的商贾重镇——杉木桥镇，走进一个叫做大
市的行政村，远远望见一座山，状如鹦鹉，
山上古木参天，奇石林立，山的名字就叫鹦
鹉岩。
山上，住着一位老人。他见证了新中国

的成立，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如今，
他沐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里，心里装
着儿子许愿给他的大观园，每天喝着香淳的
高粱酒，站在山垭迎风而立。
这位老人，就是我的父亲——一位年满

九十一岁名叫吴扬丙的老农民。
世人只知道张家界的美。其实，在张家

界，你随便走进一个村落，呈现的都是一处
景，一幅画。
我的家乡美，美在地理环境之奇。一座

海拔一千米的大尖山和高耸云天的北界，构
成两道天然屏障。在两座大山的压迫下，鹦
鹉岩似乎变得很娇弱，很委屈。
从山下上鹦鹉岩去，步行个把小时，上

坡越岭，右拐左转，有时盘转曲折，有时像
拧一颗螺丝那样顺序而行。感觉似乎尽头，
陡然又是一个迂回，大圈套小圈，圈里还有
圈。鹦鹉岩仿佛成了一个盛装珠宝的奁匣。
山里人住的是吊脚楼。吊脚楼全是杉

木、枞木构造，就着山势而建，张扬着山的
个性。吊脚楼典雅、古朴，古朴得就像我爷
爷留下的那张木犁。
我家的吊脚楼建在山崖下。屋当头是鹦

鹉咀，前面是战马溪，左边是青龙凸，右边
是白虎坡。每一地，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而且，这些地方，除了长草长杂木，尽长岩
石。岩石全是大青石，形状怪异，有的像
龙，有的像马，有的像虎⋯⋯凡十二生肖，
山上应有尽有。如今，十年退耕还林，抬眼
是树，望去是林，这些石头宝贝疙瘩深藏不
露。
鹦鹉咀是鹦鹉岩地名的由来，数不清的

大青石天然形成。平地处，长鸡窝草，石缝
间，长出一棵古松。传说鹦鹉鸟常在此歇
栖。鸡窝草像蒲团，坐上去柔软舒适，古松
状如华盖，挡雨，遮阴。小时候，我常偷懒
躲在鹦鹉咀上看书，看咀下万丈深涧，看远山
云卷云舒，也看日出。
我曾写了一篇《河之物语》，来歌颂我美丽

的家乡。这篇散文荣获2014年度湖南省副刊
评选散文金奖。我写的这条河，就是战马溪。
家乡人把战马溪都用一个代称：河。在

我的记忆尽头，战马溪在两个村庄分界处的
谷底部蜿蜒爬行，像一条小溪那样细致和秀
气，只要看到两岸高耸的峡谷，你就能想到
它曾经的浩瀚和壮阔。那阴森森的峡谷高数
十丈，两岸相距百米之遥。传说峡谷是河流
的前身，那时，她该是何等的汹涌澎湃。河
流的源头来自远山深处，它又属溇水的一条
支流，沿途都是大峡谷。河段与地界为名，
往上游去，它有别的名字，往下游去，它又有
不同的名字。河流的名字爬过了石头、孤松和
长满水草的河岸。河流让我变得温情，在它的
暖流细浪里，我感受着人生的风平浪静。
家乡美，山里人不觉得，父亲不觉得，

就像掠过一阵风，山还是老样子。他们把它
视为穷山恶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早已司空见惯，眼里只有五谷杂粮，只有稻
米、苞谷、高粱和荞麦。父亲在意，是家族
红色的家史。山上，百十号人家，一户李
姓，外来户，再也没有杂姓，都是老祖宗吴
名上开枝散叶。吴名上之上又是谁？传说是
吴三桂的后人，但无从考证。据风水先生

讲，单从我家的屋场看，左青龙，右白虎，
地势奇特，必出武人。对此父亲深信不疑。
确实，家族从未出过秀才，没有一家子女考
上过大学，走出去的全是军人。我的外公是
抗美援朝志愿军，牺牲在朝鲜战场，两位大
伯是老红军，解放后到处被请去各学校作忆
苦思甜报告，五叔是解放初期的铁道兵，六
个堂哥都参军入党，一位当特务连连长，一
位在东北部队当志愿兵，担任司务长，还有
一位在老山前线火线入党、荣立三等战功，
后来当了营级干部。如今他们都转业在县城
工作，年轻的侄儿们就更多了，像赶趟儿似
的，一个接一个地投身军旅。
在中国的版图上，鹦鹉岩应该属于最有

特点的居民小组。土地面积分布全村最大，
形成一大奇观：半田半地。田在山下，地在
山上。山上，土肥地沃，这里一块，那里一
块；山下的农田，一丘丘，尽是水田，秋天
里，金黄叠浪。下山种田，路途遥远，常年
肩挑背负。曾一度，山上的年轻后生找不到
对象，大部分人家便把吊脚楼拆了，把家搬
下了山。改革开放后，年轻人在沿海打工，
赚了钱，首先做的是把房屋建在山下，山下
高楼林立。山上，只有三五户人家，念旧，
舍不得山上的资源，至今住在山上。
父亲心里盛放着这块根土，成了山上年

龄最长的留守老人。那山，那水，那地，已
经一缕一缕，一块一块地被扯碎了，飘散
了，什么都不是了。
那是岁月的风。
父亲看不到自己，看不清自己，他天天

惦记的是儿子要送给他的一个美丽的大观园。

二
在我的亲人中，我把父亲列为最爱。从

俗里讲，他“官”至生产队长和村林场场
长，六、七十年代的社员们爱戴他；往雅里
说，他多少算个“文化人”，对毛主席有很深
的感情，毛泽东选集中《愚公移山》、《纪念
白球恩》、《为人民服务》三篇文章，是当年
人民公社组织广大社员学习的“老三篇”，父
亲倒背顺背如流。
父亲只有高小文化。他一生正直，心地

明亮，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可他至
今站在党的门外。他给我大哥取名献爱，给
我二哥取名献军，给我取名献党。父亲说，
他再多一个儿子，一定要取名献国。意思是
他的儿子要爱党、爱军、爱国家。
人生无常，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自己的

意愿左右，大哥老实巴交，在农村务农；二
哥四十一岁那年打工，被人谋杀在广东；只
有他的小儿子我，给他带来些许安慰，参军
入党，转业回地方后，当了记者。
父亲为啥没有入党，我在写父亲《岁月

的证明》一文提到过。那时是农业学大寨，
大搞水利建设，全乡社员战天斗地，在内山
修筑庄塔水库。生产队有一位叫李姓的中年
社员，人长得五大三粗，力气大，能双手举
起一个炼麦子的石滚。可因为一位剃头匠，
从老界上偷了一头猪，在他家杀了。事情败
露后，李成了窝藏罪，被青年民兵捆得九死
一生，戴着纸做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十多斤
重的黑牌子，整天在工地上被批斗。父亲是
生产队长，担心弄出人命，便在夜里悄悄放
了人。公社干部找父亲要人。父亲说：“李究
竟犯了多大的罪，你们把人快捆死，人弄丢
了，反过来找我要人，我生产队已失去了一
个好劳力，工程任务完不成找谁算？”
父亲的反驳让公社干部十分恼火，自然

被列入批判对象。“丙队长”出名了，在全公
社的大会上作检查。父亲当时是入党积极分

子，写了入党申请书，组织上正考察他。这
下子，入党泡汤了。不仅如此，有好事者，
写信到海南岛我堂哥所在的部队，说他叔叔
有重大的政治问题。堂哥当时代理排长，是
部队发展的提干对象，被迫退伍返乡。好大
一阵子，堂哥恨死了我的父亲。当然，还有
我的哥哥献爱，那年考上了空军，政审时也
被否决。

三
母亲四十岁那年生下我。我生下来足足

有十三斤，又胖又白，很多人惊奇。每当抱
出去，乡邻们说，瞧，多白的一个胖小子
啊！这时，母亲就甜蜜蜜地笑，父亲也笑。
在我的记忆里，我一直恨父亲。小时

候，我是孩子王。那时虽然穷，生活困苦，
但农村文化活跃。乡里常打渔鼓筒，三盘
鼓。谁家做红白喜事，还要搭台唱花灯。我
最喜欢的是看电影。公社电影院到各大队放
露天电影，这家放了下家放。村连着村，山
连着山。常常，不管路程有多远，我跟伙伴
们打着火把赶，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冒充电
影里的胡汉三，跨着自制的木手枪，双手叉
着腰，打着赤脚板，一声喊：“老子胡汉三又
回来了！”于是，伙伴们便前呼后拥，跟着我
冲锋抢山头。
我干尽坏事，偷王寡妇菜地里的黄瓜，

偷大队林场地里的落花生和树上的雪梨。扯
猪草时，每次玩到天黑，偷生产队田里的红
花草。父亲知道后，给我的总是一顿毒打。
棍棒不知打断多少根，打得最多的工具是他
那根长长的竹杆烟斗，专打我的屁股，常打
得青一块紫一块。一次，我一边哭一边喊：
“为什么别人搞得我搞不得？”父亲吼：“你是
我吴扬丙的儿子，就硬是搞不得！”我恨透了
父亲。父亲常常组织社员开会时讲话，总是
说这个同志那个同志的，我便恶毒地顶撞父
亲：“吴扬丙同志，你当个生产队长、林场场
长有什么了不起，老子长大了要报仇，要翻
身！”小小年纪敢称老子，还要报仇，反了天
了！话音刚落，父亲长长的竹杆烟斗，打得
我屁股开花。
虎毒不食子，我一直怀疑父亲没有人

性。十四岁那年，父亲叫我到大凸地里砍烟
花。烤烟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青油油的
烤烟，一亩多，使劲疯长，一人多高。也许
是“仇恨”父亲，也许是不小心，我左一
刀，右一刀，把烟花砍多了，烤烟全成了
“半杆子”。父亲简直要发疯了，大声哭喊：
“你这个血条子，砍脑壳死的，那是我的心
肝，是我一年望到头的血汗啊！”父亲的那双
大手，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提将起来，父亲
力气好大，像提一只小鸡一样，把我按在地
里打，打得我叫天喊地。母亲听到哭喊赶
来，跪下来，抱着父亲的双腿，苦苦哀求：
“孩子他爹，孩子他爹，打不得了，那是孩子
的命啊！”母亲好不容易拦住了父亲，搂着我
号啕大哭。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我不
知父亲是否后悔下手太狠，也不知父亲是否
心疼，父亲背着双手朝地头走，一边走，一
边回头，恶狠狠地说：“再干坏事，就打，就
打，往死里打！”那一瞬间，我看见父亲的眼
眶滚下泪水。
父亲对我严厉管教，我仇视父亲。然

而，父亲的慈爱，却让我受益终身。读小学
三年级时，我到堂姐家与我一般大的外甥玩
捉迷藏，不小心掉进堂姐生产队公屋里被废
弃的红薯洞，红薯洞有两丈深，浸了半洞
水。我穿着棉衣棉裤，意外地从洞底浮上水
面，头和脚使劲顶着洞壁，大喊救命。幸好
堂姐正在池塘洗衣，赶来用稻谷耙子把我扯

上来。我昏迷不醒，病了整整七天。事后，
父亲对母亲说，人一辈子到处会碰到水的，
必须让孩子学会游泳。我家住在高山上，下
山要步行一个小时。山下有座大水库，水面
碧波荡漾，常常有水鸭子和不知名的水鸟在
库面上戏水，飞来飞去。那年夏天，父亲迫
不急待地带着我来到水库浅滩，我和父亲都
脱了个精光。父亲抬着我的下巴，叫我学狗
刨式。不几天，父亲把我抱到深处，陡然松
开手，为了活命，我拼命使劲扑打。只一个
夏季的苦练，我竟能轻松地游到水库对岸。
为感激父亲，1988年我在海南日报上发表了
散文《游泳》。我这样写道：“人生就是一条
长河，我感谢我的农民父亲，是他让我学会
了游泳，海南岛四面环海，我成了一名光荣
的舟桥战士，能在大海中奋勇搏击”！

四
读初中，由于偏科，只喜欢语文，准确

一点说，我只喜欢写作文，没有考上高中。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担心父亲责骂。可父亲
没有责骂我的一点迹象，而是叫母亲炒了一
碗黄豆，喝起高粱酒来。每喝一口，眯着眼
睛，摇头晃脑，快活得像神仙。原来父亲心
里早就有他的“小九九“，压根儿就不指望
家里能出个“秀才”。他听信风水先生的话，
山上只出武人，不出文人，这是天命。父亲
一心只指望我去当兵。
那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霜落，朔风乍

起。果然不出父亲所料，我考上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可父亲突然像打了霜的茄子，蔫
了。因为与我同时考上的有大队老支部书记
的儿子。而名额一个村只有一个。当时，大
队老支部书记的大儿子还是村里民兵营长。
老支书扬言：“我为党工作了几十年，送子当
兵，报效国家，儿子当兵铁板上钉钉。”父亲
只是个小小的生产队长，拿什么跟人家堂堂
的老支书去争？
那几天，父亲喝闷酒，酒量大增，高度

的高粱酒，喝了一杯又一杯。喝完酒就骂母
亲，斥责不是菜里面盐放多了就是放少了，
说母亲炒了一辈子的菜，没有一点进步，没
有吃头。骂完，就坐到火坑边抽他的叶子旱
烟，把长长的竹杆烟斗敲得山响。对父亲逆
来顺受的母亲无端被责骂，很委屈，常躲在
灶门口悄悄抹眼泪，我知道父亲为我当兵的
事发愁，我也急得六神无主。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儿子，听说乡

武装部长当过兵，也姓吴，按辈份，你应该
叫声爷爷，我家穷，拿不出像样的礼物。你
长得门板高，有把力气，你去给他家做几天
功夫吧！”
我听父亲的话，去武装部长家打了一天

煤球。抽空，我把我写母亲的一篇作文给家
门部长看。我用作业本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几
页。我写母亲的美，只有村庄知道，炊烟知道，
农具、六畜、五谷知道，父亲、哥哥姐姐，乡邻们
知道；我写母亲一生都佝偻着，多病、寡言，像
田间的一棵苦荞，卑微地绿着；我写母亲，一生
爱的不多，恨的也不多，她只爱她的土地，土地
上的禾苗，只爱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再多一
个，她都承受不起；我写母亲在灶门口烧火打
摆子，我担心母亲死掉，吓得哇哇大哭；我写母
亲的一滴泪如何如何从眼眶里、从眼角、从鼻
梁、从脸上滚落下来⋯⋯家门部长读着读着，
我看见他的眼眶湿润了。
我终于如愿当兵了，理由是我是初中文

化，写得一手好作文；而老书记的儿子是小学
文化，年轻一岁，可以来年再考。（未完待续）

还你一个大观园 （连载作品）
□吴献党

当我从珍尼佛太太家里出来的时候，雨才刚刚
开始下。珍尼佛太太让我带上雨伞，但我觉得这不
需要，因为毕竟我家就在前面不远处。
当我来到马路上的时候，雨很快大了起来。在

这段小镇郊外的公路上，没有任何一处可以躲雨，
我只能用手掩在我的额头上往前跑。我希望我能在
雨把我全身淋湿之前抵达前面的一座废弃加油站，
我可以在那里躲雨。
当我冲到加油站的时候，从另一个方向也跑来

四个人，他们也是过来躲雨的。看上去，他们应该
是一家四口，一对夫妇和两个男孩。大男孩顶多十
三岁，小男孩看上去顶多六岁。他们紧紧地挨在一
起，躲在加油机的后面。
我们相互问好，事实上我并不认识他们。我是在

半年前跟着我的丈夫盖理从亚尔弗列镇来到这里的，
盖理在这里办了一个塑料厂，我们租用的厂房就是珍
尼佛太太的财产，所以珍尼佛太太算得上是我在这里
唯一的朋友，准确地说算是我唯一认识的人。
风雨越来越大，雨点使四周的一切都发出了猛烈

的声音。他们四个人只有那个男人身上有一件雨披，
他把雨披脱下来，披在了他的妻子身上，他说：“风很
大，或许它会把你吹感冒。”他的妻子扭过头来看着
他，然后温柔地握住他的手，但是很快，她把雨披拿下
来披在了大儿子身上并嘱咐说：“约瑟夫，我把雨披盖
在你身上，但你也要学会保护弟弟！”
那个名叫约瑟夫的男孩点点头，把更小的那个男

孩搂在了怀里。他问那个小男孩说：“哈利，你还冷
吗？”
“冷。”小男孩回答说。
约瑟夫就把雨披脱下来，披在小男孩的身上，然

后再紧紧地搂着他。“现在还冷吗？”他又问小男孩说。
“现在风吹不到我身上了，不冷了。”小男孩
说，“谢谢哥哥。”
约瑟夫朝小男孩笑笑，把他搂得更紧了。突

然，小男孩挣脱了哥哥的手，他脱下雨披冲进了雨
里。“哈利！你干什么？”那个女士和那个大男孩都
这样喊，“快回来！”女士想冲进雨里追去，但她的
丈夫却拉住了她并轻声说：“不要去！”
我意识到或许小男孩是为了完成某件重要的事

情，而显然，他的父亲已经看懂了他想要做的事
情。“他想要干什么呢？”我也很好奇，我往小男孩
的前面看去，但那里只是一片空荡荡的水泥地，除
了几块散乱放在地上的砖头之外，就什么也没有
了。直到小男孩停下脚步，我才看到他面前的水泥
地面上，有一棵小野草从水泥裂缝里长了出来，它
的顶端还开着一朵淡红色的小花。
小男孩从地上捡起几块砖头搭在小野花的周

围，然后把雨披盖在了上面，最后又捡了几块砖头
压在雨批的周围⋯⋯
小男孩满脸是雨水，但他满脸微笑。在他跑回

棚子里来的时候，我好奇地问他说：“你的爸爸把雨
披给了你的妈妈，因为妈妈比爸爸弱，你的妈妈又
给了你的哥哥，并嘱咐哥哥照顾你，而你又比哥哥
弱，所以最后哥哥把雨披给了你，你为什么不珍惜
他们对你的爱，却把雨披用来盖小花呢？”
“如果我不盖住它，它就会被风雨击散。”小男
孩说。
我突然明白了，他不是不珍惜父母和哥哥对他

的爱，而是把爱转移给了另一个比他更弱小更需要
照顾的小生命。
这一家人使我吃惊。他们传递的不是一件雨

披，而是一份爱，他们在一件雨披的传递中完成了
一次爱的教育——要学会照顾比我们弱小的人，包
括一朵花。

爱的传递
□原著：瑞西亚·罗伦 [美国]
编译：李克红

在家宅了月余，我终于开了店门。
从军声画院到中信证券这一条街面，除我与邻我们六家店外一小

超市开门外，其余皆店门紧锁，街面十分冷清。
正当我在店里打扫卫生时，一只黄白相间的猫在门口“咪咪”

叫。我热情召唤牠进店，牠只是不肯，叫一阵踽踽朝胡师傅三下锅门
口走去。我因忙着自己事，便没去理会牠。
时隔三日，我坐于店中，忽又闻声声弱弱的猫叫。我索声寻去，

便见那只猫正伏在胡师傅三下锅店门口哀哀叫唤。我这便想起胡师傅
三下锅原本是有一只猫的。那时胡师傅三下锅成天食客盈门，那猫自
然也活得滋润，整个儿毛色光鲜，滚瓜溜圆。无疑这猫就是那猫。而
此时这猫体弱毛长，瘦骨嶙峋，叫我断然不敢相认。
胡师傅三下锅店门口依然挂着一柄拉杆铁锁。想是春节放假时店

老板没将猫带回家，没想到后来疫情暴发，餐饮业迟迟未能复业。如
此算来，敢莫这猫至少有一月时间未曾进食耶？其饥肠之辘辘生命之
奄奄可想而知矣！
猫盯着门上铁锁声声叫唤。
从猫的叫唤声里我分明读出一个生物对死的不甘和对生的坚守。
我心生恻隐。赶忙跑到上邻超市花五元钱买来两根火腿肠——我

记得猫是可以吃火腿肠的。我剥出一根送与猫。不料猫闻闻，不吃。
再闻闻，还是不吃。这如何是好呢？
我忽然记起凤湾桥下有一个宠物店子，宠物店里必然有猫粮可

卖。我赶忙跑到宠物店一看，真是糟糕得很，宠物店也关着门。门上
贴有一纸条，书曰：
“疫情期间，暂不营业。”
情急无奈，我只得再回超市讯老板娘，问老板娘有无猫粮。老板

娘说：“猫粮倒有，只是不多了。因自家猫儿要用，只能匀你一点。”
我捧着半勺猫粮，匆匆赶回胡师傅三下锅店前。我担心猫去了

呢，不料猫还在那儿哀叫。
我将猫粮投于地上。猫迅即大口捡吃，一忽儿便吃光了，且将地

面都舔了个精光。
看得出，猫只吃了个小半饱。但猫还是站起身，用身子蹭我裤腿

向我表示感激。
我对猫说：你先别蹭我，咱们还是祈求这疫情快快结束吧，好让

你家老板快快复业。再不然，我也没法。

一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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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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